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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十七，正逢立春。用“春意盎然”四个
字来形容这一天，并不仅因节令的契合——— 济
南城外的风确实柔和了几分，阳光宛如被泉水
涤过，清澈地铺洒在柳埠大集一张张舒展的笑
脸上。大集入口处，花盆里立着几枝腊梅，黄
澄澄的花苞在尚显料峭的空气中，静静吐着清
冽的香。原来这春意，正是从这枝头，悄然迸
发出第一缕生机的。
  柳埠大集位于济南市南山区柳埠街道柳
西村。在这里，我参加了山东省作协组织的

“黄河大集”主题创作实践文学志愿服务活动。
我看见了作家常芳、安亦然的身影，还有山东
公益阅读推广人张丽娟。他们带着自己的作
品，与大集上的读者面对面交谈。《山东文学》
《时代文学》《百家评论》等文学期刊的编辑也
带来了新出版的刊物，耐心解答基层作者关于
投稿的疑问。《山东作家作品年选》、黄河文化
主题散文集、本土作家作品集和经典文学读物

等，被赠予大集边上的“星星书屋”。
  一旁，书画艺术家孙旭、马驰骋、于浩然等
正忙着写春联、写“福”字。当红纸黑字在他们
手中徐徐展开，我感到一种奇妙的联结——— 文
字的力量，在这最寻常的交接中，完成了它最
本真的抵达。刘雪樱老师的案前围满了人。
刘雪樱老师也让我写，我忐忑着怕写不好，刚
欲下笔，一位老太太却笑着大声说：“不用你
写，俺看了半天，就想请她写，她写得好，给俺
写四个‘福’字吧。”嗨！这事儿弄的，我一脸尴
尬地将笔递回刘老师。老太太不好意思地朝
我一笑。收摊时，刘雪樱写了多少个“福”？两
百多个吧。刘老师说虽然累，心里却满是欢
喜。她还把自己的画册《美在深情》分赠给几
个书画爱好者。
  我还遇见了开展“马年送健康、中医药生
活化”义诊的中医专家们。几张条桌在喧闹的
集市边一字排开，桌上铺着素净的白布，几盏
小小的脉枕，几摞健康教育册子，便围出了一
方安静而专注的天地。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正
凝神为一位乡亲搭脉，手指轻按，眼帘微垂，周
遭的嘈杂仿佛瞬间退去。旁边的医生一边查

看另一位顾客的舌苔，一边温言询问饮食起
居。在这份专注与信任的轻声交流里，我看见
了另一种形式的“望闻问切”——— 它切准的，是
这片土地上传衍不息的生活脉搏。
  南山高跷队也来助兴。我第一次见到两
米多高的高跷腿，实在惊叹。队伍中，一个踩
着一米高跷的小女孩格外引人注意。旁边，69
岁的李发春告诉我：“这是俺外甥女，名叫王米
乐，今年5岁，四门塔村的，去年就迷上了踩高
跷。”济南市作协主席张鸿福说：“南山高跷有
名啊，已被列为南部山区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柳埠大集一路延伸到山脚下。抬眼望去，
凤凰山、透明山似乎也该改叫“春山”了吧？杨
树与槐树的枝桠间，稳稳坐着一个个鸟窝。俗
话说：“鸟窝不落无福之地。”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赶老家景芝大集的情
景。如今景芝大集上的“三件套”——— 糖葫芦、
炸肉、山药豆——— 也成了网红。只是那时的树
上少见鸟窝，鸟窝多被饥肠辘辘的老百姓捅下
来当柴烧了。人穷的时候，连鸟都打下来吃，
哪还容得下鸟窝呢。

  和摊主闲谈，听他们讲祖传的手艺、说马
年的盼头。那些质朴的话语，本身就是最好的
文学素材。山东省作协创联部主任邱兆辉说，
作家们多下来走走、感受感受，一定会有新收
获；接地气，才有文气；有文气，才有人气；有出
息的作家艺术家，必定能在生活的现场，敏锐
捕捉并传递那些最早破土而出、坚韧又蓬勃的
春意。这春意，藏在延续千年的市声里，落在
普通人认真过日子的热望中，生生不息。
  我想，无论是柳埠大集的山野清风，还是
景芝大集的酒香古韵，都是齐鲁大地“大集文
化”这棵大树上绽放的不同花朵。在电商席卷
一切的今天，这些大集依然生机勃勃，正因为
它们提供的不仅是商品，更是无法被替代的面
对面的温度、扎根地方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记忆
的绵延。赶一次集，就像翻开了一部地方志中
最为生动鲜活的一页。
  时近中午，朋友邀约，我们来到山脚下一
家没有招牌的小饭馆。灶下柴火正旺，南山豆
腐、葱炒鸡蛋、炖鸡的香气扑面而来，还有隔着
面皮就能辨别出的韭菜、白菜饺子。
  那是浓浓的、属于年的味道。

立春之日赶年集
□ 逄春阶

技冠史前

  薄如蛋壳泛幽光，城子崖下初显藏。四
千寒暑重见日，举世惊此龙山陶。陶魂熠熠
耀华芒，绝艺千秋叹无双。
  问：请先介绍一下自己。
  答：我叫蛋壳黑陶高柄杯，来自龙山文
化时期（距今约4400-3800 年）。1973 年，我在
日照东海峪遗址重见天日，是蛋壳陶杯形成
阶段的典型器物。
  我身高26 厘米，口径9 . 4 厘米，器壁仅
厚0 . 2 到0 . 5 毫米，体重约90克。整体分为三
部分：上部是一个装饰六道凹弦纹的深腹小
杯；中部是高柄，柄腹透雕中空，形如纺锤，
又似倒置的花蕾；下部是覆盆状的底座。
  最巧妙的是，我的柄腹内藏有一颗陶
丸。轻轻摇动，陶丸碰壁会发出清脆声响；静
置时，它又能帮助稳定重心。人们常用“黑如
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来形容我，我
想，这大概是对我最好的概括。
  问：为何考古学家奉你为史前地球文明
的巅峰之作？
  答：我身负三大陶艺之“最”，立于史前
文明之巅，当然毫不“恐高”！
  首先，我由世界上最早的手工机械制
成——— 快轮制陶。考古发现，轮盘转动很可
能依赖于一种动力传递设备，可以说这是最
早且最精密的手工机械。拉坯与车制相结
合，展现出了高转速、高精度的轮制技术
巅峰。
  其次，我拥有史前最先进的烧制技
术——— 高温渗碳成黑。这项工艺包括选料

（反复淘洗陶泥）、成型（快轮分段成型）、装
饰（镂刻纹样）、打磨（呈金属光泽）、烧制（匣
钵+渗碳）。
  最后，我是世界上最薄的陶器。我最薄
处位于盘口，厚度仅0 . 2 毫米，堪比两张A4
纸的厚度，却能历经数千年而不裂。相比之
下，近亲瓷器直到明代才出现薄胎瓷，其厚
度约为0 . 5 毫米。我采用分段成型工艺，这
打破了传统一次成型对器物高度的限制。
杯、柄等各部件经快轮分别制作，适度阴干
后移上陶轮，在旋转中被修刮至极致薄透，
再进行镂孔、划纹、打磨等处理，最终拼接
成器。
  问：跨越四千年，你如何得以再次与我
们相见？
  答：1930 年，我的老乡、考古学家吴金鼎

（1901-1948，字禹铭，山东安丘人，龙山文化
发现者，中国第一代现代考古学者）和他的
同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首次接
触到了我们的碎片，从此我们有了名字———

蛋壳陶。
  1936 年，在日照两城镇
遗址，考古学家发现我们的
真身：由盘口、杯部、器柄、底
座 四 部 分 构 成 ，因 而 得
名——— 蛋壳黑陶高柄杯。
  1973 年，我终于从日照
东海峪遗址中破土而出，人
们夸我为蛋壳陶家族中最精
美的一员。
  如今，我们家族中已有超过百件得以修
复原貌，形态多样，原本主要分布于潍坊、临
沂及淄博、青岛一带。现在包括我在内，共有
10名成员因展览需要，相聚于山东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大学博物馆、日照
市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所藏的三件蛋壳陶
杯，均为首次离馆展出。它们各有渊源：潍坊
馆藏杯1975 年出土于胶县三里河遗址，具
有大盘口、深尖底的独特造型；山大馆藏杯
1985年出土于泗水尹家城遗址，虽胎体较
厚，不属于典型“蛋壳陶”，却为演变研究提
供了重要线索；日照馆藏的这件珍宝，则与
山东文物标识实物原型同出一脉，工艺与形
制相近，同属东海峪龙山文化的经典之作。

藏礼于器

  薄壁乌光蛋壳轻，高柄擎来酒香盈。非
为寻常饮宴具，专奉权贵显尊名。玄色千年
融血脉，礼出东方自此明。
  问：你从何而来？
  答：我的“祖先”是大汶口文化黑陶高柄
杯。大汶口文化晚期，分段成型和镂空技术
进一步发展，器壁已经较薄，厚度多在 1 . 5
至 2毫米之间，高柄也从圆柱形向橄榄形演
变——— 这直接孕育了我的诞生。
  我出土于大、中型墓葬或祭祀遗存中，
在墓室内被单独安置在主人身旁显要位置。
这也暗示，我的主人应是掌握着社会财富和
权力的某种特权阶层。
  问：为何你们数量少、仅杯形、限海岱、
追求极致黑？
  答：这正是我们作为高级礼器的特殊身
份象征：数量稀少，因专用于庄重的礼仪场
合；崇尚黑色，寄托着先民对黑夜与未知的
崇敬；而仅分布于海岱地区，也印证了“礼出

东方”的历史渊源。
  在龙山时代，酒是珍贵的奢侈品。因饮
酒能带来恍惚知觉，先民借以与祖先、神灵
沟通，因此酒也成为祭祀中的重要媒介。而
我作为酒器，正是贵族在祭祀、宴飨等重大
仪式中使用的礼器。
  支持这一点的还有科学证据——— 在日
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残蛋壳黑陶高柄杯中，
研究人员检测出了稻米、蜂蜜、水果以及树
脂、香草等成分，证实其中曾盛放一种混合
型酒。
  考古发现，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中存在
着一套相对固定的礼器组合，以磨光黑陶器
物群为主，比较典型的有蛋壳黑陶高柄杯和
部分磨光的黑陶罍、壶、匜、杯、鼎、豆、甗、
罐、盆等，以及白陶鬶，这是商周时期青铜礼
器组合的源头。
  本场由山东博物馆发起的文博“家宴”，
汇聚了山东大学博物馆、日照市博物馆、潍
坊市博物馆等7家省内文博机构的珍藏，不
仅首次实现了4件蛋壳陶珍品同台亮相，更
呈现了以蛋壳陶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让观众
得以一窥龙山时代的社会礼仪体系。

文明自生

  蛋壳黑陶薄如纸，乌光玄亮证古史。深
埋千年醒世言，不借西风根自生。龙山陶魄
照汗青，华夏源流自此定。
  问：恭喜你当选为山东文物标识实物原
型，但大家也好奇，你“薄如蛋壳”的娇贵身
躯，凭何能代表厚重的齐鲁文化？亚醜钺等

“强者”怕是不服呀！
  答：的确。商亚醜钺乃商王朝礼制重器，
随“亚醜”族镇守东方，象征商代经略东土的
权威；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身上公认
的中华文明曙光期图腾，是齐鲁大地更古老
的源代码；红陶兽形壶也比我更早见证了东
夷文明，也更显敦厚可爱。它们各有分量。
  但我，则是东夷文明之光，印证着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
  20 世纪初，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
特生基于不完整的考古材料，提出了“彩陶
文化西来说”，随之“中华文明西来说”一时
风行。正是我们蛋壳黑陶，以独一无二的东
方工艺，宣告了中华文明的独立自成。
  我的“薄、黑、亮”，在同时期乃至更早的
陶器中是孤绝存在：其一，当黄河中上游乃
至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文明多以彩陶
闪耀时，我们已掌握薄胎工艺和高温渗碳技
术，达到“薄如纸、黑如漆”的境界；其二，相
似的黑陶技术，在地中海伊特鲁里亚文明中
出现，已晚于我们约两千年。

  因此，我不仅是一件酒器，更是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实证：四五千年前的中华大地
上，活跃着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部族。然而
在“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观念的影响下，许
多人长期以为文明仅发端于中原，再辐射四
方。而我来自山东——— 古称东夷之地，我所
展现的精湛工艺，印证了东部沿海同样存在
璀璨的早期文明。
  最新的考古发现也在呼应这一点：济南
大明湖西南遗址内，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墙，
将济南建城史从距今约2700 年上推至距今
约4200 年。其中出土的磨光黑陶片，胎体薄
如蛋壳，最薄处仅约1毫米，通体乌黑发亮，
器身刻有精细纹饰，是龙山文化制陶工艺的
杰出代表。
  问：一般认为，夏代纪年约在公元前
2070-前 1600 年。那么，年代约在夏初及
其之前的龙山文化，是怎样的一个社会
啊？你的诞生和消亡又隐藏着怎样的时代
背景？
  答：我来自山东龙山文化，伴随着它的
兴衰历程，也见证着早期国家与文明社会的
形成。
  龙山社会已具有鲜明的文明特征：其
一，农业高度发达，推动了社会分工和阶级
分化。酒器的出现意味着粮食已有剩余，而
我这样“高精尖”的器物，则说明已有脱离农
业的专职陶匠。其二，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礼
仪系统，用以维系社会秩序与群体认同。作
为礼器，我专门用于祭祀祖先、神灵或重要
仪式。其三，社会等级分明。礼器往往被社会
顶层垄断，是象征权力、巩固联盟的特权
之物。
  至于我的消亡，可能源于两方面：一是
战争。龙山晚期社会竞争激烈，我所依附的
统治集团若在冲突中落败，与之共存的礼制
体系便可能随之瓦解。二是技术替代。龙山
文化后期，制铜技术逐渐发展，手工业重心
可能由制陶转向冶铜，使我这样的陶质礼器
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我的出现，印证了一个文明高峰；我的
消失，则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然而，我身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四千
年前的那双手，究竟凭借怎样的匠心与巧
思，将我塑造得如此薄匀而轻盈？每一道细
纹里，是否还藏着未曾破译的讯息？
  请保持这份好奇吧。
  或许在未来的某片泥土之下，另一段沉
睡的时光里，你会遇见我更深的印记，听见
我更完整的诉说。我仍会在岁月中静静等
待——— 等待下一次重逢。

一眼四千年，一馆见团圆
———“对话”蛋壳黑陶高柄杯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四千多年光阴流转，蛋壳黑
陶高柄杯再次映入世人眼帘。
  0 . 2 毫米的极致之薄，釉面般
的光洁质感——— 它一出现，就引
发了惊叹。这般鬼斧神工，究竟如
何炼成？它曾是酒器、礼器，还是
精神信仰的化身？为何独独绽放
于山东龙山文化的沃土，却如流
星般璀璨而短暂？是怎样一个时
代，愿倾注如此虔诚与心血，完成
这一场不计成本的极致创造？
  今天，我们以“对话”的形式，
走进山东博物馆明星文物展，探
寻蛋壳黑陶高柄杯如何穿越时间
长河，成为山东文物标识实物
原型。

  □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新大众文艺浪潮如火如荼，各行各业的素人创作者
粉墨登场成为主角，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曾经层出不穷的
草根明星群体，甚至会让人恍惚：新大众文艺是不是草根
文艺的称谓翻新？ 
  答案是否定的。从草根文艺到新大众文艺，不是简单
的名词更替，而是社会文化生态深层结构性变革的现实
呈现。  

新大众≠草根

  新大众文艺不是草根文艺，是因为新大众与草根本
就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草根强调对立，本质上是社会学范畴的阶层概念，主
要是指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相对弱势的阶层，往往
带有基层甚或底层的身份标签。
  新大众则重在团结。作为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参与者
和主创者，新大众与阶层无关，而完全聚焦创作者的行为
主体维度，其核心特征是职业身份的非专业性。比如，一
位从事文艺创作的数学家、快递员或企业家，只要不是职
业文艺工作者，都可以被视为新大众创作者。显然，他们
可能是草根，也可能不是。相对准确的说法是，新大众并
不局限于草根群体。 
  与阶层化特征浓郁的草根文艺相比，完全褪去阶层
色彩的新大众文艺已然构建起最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
同时，超越阶层的主体特征，最大限度地卸下为群体代言
的创作包袱，进一步释放文艺创作的空间性和自由度。
  草根文艺时代，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往往与群体身份
紧密绑定，个人表达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为群体发声
的社会功能。
  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职业身份变得异常多元。程序
员可能是国风音乐的制作者，外卖骑手可能是哲学短视
频的博主，退休教师可能是网络科幻小说的作者。他们不
再被简单的“草根/精英”二元框架所定义，而是以具体的
创作者身份直接出场。其创作初衷并非要为某个群体发
声，而是纯粹的个人兴趣、才华展现或生活分享。
  当创作不再背负代言的重担，个体独特的生命经验、
审美趣味和思想观念便得以充分释放。从草根到新大众
的主体性变迁，实质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在文艺领域
的深刻体现。

从边缘到主流

  草根文艺固然是社会文化生态的组成之一，但它始
终未能摆脱夹缝中发声的底层困境。
  作为当下主流文化生态的典型表现形式，新大众文
艺就是当之无愧的主流文化代表，其创作者同样藉由技
术环境的加持，从台下走到台上，成为当之无愧的文艺主
角和文化主流。 
  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普及应用之前，草根作
者面临的是严格的传播渠道管控和稀缺的展示资源。其
创作往往局限于地方性的、小范围的传播——— 街头巷尾
的表演、手工传抄的诗集、地方电台的点播节目。技术的
匮乏决定了表达的局限。草根文艺的内容常常是对有限
生活经验的直接反映，形式上也较为单一。
  移动互联时代，工具民主化彻底消解了专业门槛。一
款千元智能手机配备的摄像头，其性能已超过十多年前
的专业设备；各类剪辑软件提供了一键成片的智能模板；
网络发布平台几乎实现了零成本、零门槛的全球传播。技
术已经不再是区隔专业与业余的壁垒，而是赋能每一个
潜在创作者的平等工具。
  技术民主重塑生产关系。创作者与观众通过评论、弹
幕、打赏、二次创作等方式实时互动。以网络小说为例，读
者的反馈常常直接影响情节发展，甚至决定人物命运。传
统的“作者—读者”单向关系被时时刻刻的深度互动彻底
改变，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共同体真正映入现实。
  算法推荐系统重构审美权力。一部作品的价值不再
仅仅由专业评论家或评奖委员会定义，而是由点击量、完
播率、互动数据等指标共同反映。“算法民主”虽不完美，
却使大众趣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重，催生了众多主流
精英视野之外却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形态。 

发展无止境

  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到来，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个体的
成长速率和空间。个体正从社会结构的被动承受者，转变
为利用新技术、新平台主动开创自我、参与社会建构的积
极主体。
  新大众文艺提高了个体超越自身角色的可能性，让
个体的价值不再仅仅由其社会身份决定，而更取决于其
创造力、独特性和与公众的连接能力。它促进了人的创造
潜能的普遍激发。当创作成为千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
践，社会的整体创造力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这种创
造力的普遍化不仅能够产生更加丰富的文化成果，更可
以培养公众的创新思维和解题能力。 
  新大众文艺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将个人的兴趣爱
好、创造才能转化为社会认可的价值，甚至发展为新形态
的职业和事业。他们的实践实际都指向一个更加人性化
的未来，那就是工作与创造、生计与意义不再是分裂的，
而是有机融合的。 
  概念的变迁总是源于现实之变。新大众文艺注定不
是草根文艺的简单延伸或规模扩张，而是社会发展在文
艺生态中的时代投射。新大众文艺浪潮方兴未艾，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永无止境。

新大众文艺，

草根文艺的翻新？

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


